
  

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蜕化 

赵林  

提要： 

早期基督教道德侧重于灵魂的质朴与纯洁。这种 强调内在的信心和善意，轻视外在形式和效果的道德

观构成了西方伦 理思想中的动机论。然而到了中世纪，当基督教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现实社会之上的

“上帝之 国”时，这种动机 论道德观也开始在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下发生蜕变，各种外在性的赎罪

手段取代了真诚的内 在信念，形式化的善功取代了动机性的善良意志。这种注重外在形式的功利态度

导致了中世 纪基督教道德的普遍虚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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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期基督教徒曾以道德严谨而著称，“在使徒时代，教会无疑被想象为纯粹由富有灵性经验 的基督教

徒组成。……基督教以一种新信仰出现，那些加入教会的人是出于个人信仰，为此 付 出很大牺

牲。” ①那些诚心向主的信徒们往往以惊人的毅力克制心中的邪念，用“心中的 律”来战胜“肉体

的律”，这种毅力来自于对基督的虔信。一种真正的宗教信仰常常可以使 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忍耐力

和意志，在基督教产生的初期，这种忍耐力和意志一方面表现为 教徒们在 罗马帝国屠刀下的坚贞不

屈，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教徒们洁身自好的道德品行，而且后一方面 往往需要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因

为人毕竟是血肉之躯，种种邪恶的欲念作为魔鬼的诱惑会 不断地骚扰虔信的心灵。“我觉得肢体中另

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 从那 肢体中犯罪的律。” ②这时候对信徒来说就

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早期基督教的圣徒们，如 圣安东尼、圣杰罗姆、圣奥古斯丁和圣本尼狄克等人，

则是以一种骇人听闻的自我折磨来接 受这种考验的。基督教圣徒们的这种近乎疯狂的自我折磨固然是

一种灭绝人性的表现，但是 它同时也表明了圣徒们的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坚定的道德信念。在他们那

里，道德的纯洁性不 是依靠外在的压力和种种补偿手段来保证，而是凭藉着内在的意志、真诚的忏悔

之心和痛苦 的肉体折磨来维系。当然，即使在基督教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能够达到这种道德境界

的 也毕竟只是少数圣徒。但是对于早期基督教的大多数信徒来说，尽管达不到这种圣徒式的崇 高道



德水平，他们却是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早期教会对犯有各种罪过的信徒实行公开忏悔制度，有罪的人不像中世纪那样在密室中对着 神 父一

人单独悔罪，而是当着众教徒的面公开忏悔。“悔罪的人要难堪地公开认罪，因禁食而 形 容憔悴，

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恕罪，并恳求信徒们代他祈祷。” ③ 由于当时基督教还

没有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势力，信徒入教皆凭信仰，所以这种公开悔罪 的做法也是出于当事者的自

愿，它发自悔罪人内在的道德自觉和良心谴责。这种公开悔罪的 方式虽然在痛苦程度上不及圣徒们的

自我折磨，但是仍需要付出极大的毅力和忍耐性(有时 候这种忏悔要持续数年之久才能得到赦免)。到

了中世纪，随着教会权势的确立和信仰强制 化倾向的出现，赎罪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信徒的

那种发自个人虔诚信念和道德良知 的赎罪方式，遂渐被教会所规定的种种形式化赎罪手段——购买圣

徒遗物、向教会捐赠财产 、参加十字军圣战和购买赎罪券等等——所取代；而在信众面前进行的公开

忏悔也让位于悔 罪者与神父在密室中私下进行的灵魂拯救交易。赎罪方式一旦走向外在化和形式化，

灵魂就 成为无所羁绊的。人们可以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堕落，另一方面痛心疾首地忏悔，用外在的善 

功和种种替代性手段(如金钱)来补偿内心善意的缺匮。于是，中世纪基督教徒的道德实践就 开始走上

了一条普遍虚伪化的道路。  

公元5世纪，当众公开忏悔的制度被教会改为向神父私下悔罪，这样就为出钱赎救有罪的灵 魂打开了

方便之门。一方面，教会和神职人员具有解救灵魂的权力，待价而沽；另一方面， 负罪的人有了一条

赎罪的捷径，可以随时用金钱来弥补道德的罪过，而无须像早期基督教徒 那样经受长时间的自我折

磨，到了7世纪时，教会又制定了对苦行赎罪的折算制度，如把几 年 的斋戒苦行折算为多少次的祷告

和唱诗，或者一定的济贫物质和罚金，从而使灵魂的买卖获 得了合法性。  

除了密室忏悔和苦行折算之外，抢占和朝拜圣徒陵墓、购买圣徒遗物和向教会捐赠财产也成 为教会确

认的有效赎罪方式。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以后，随着圣徒地位的日益提高 ，圣徒陵寝和他们

生前使用过的一切东西都被赋予了赎罪功能。由于圣徒墓地和遗物的确认 权掌握在教会手中，这样就

为享有灵魂专利权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任意地指定圣徒陵墓和遗物 大开了方便之门，结果就导致了大量

膺品的出现，形成一种荒唐透顶的赎罪方式。“由朝拜 圣 地发展到神职人员发掘‘圣徒’墓，出卖

所谓‘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以及各种‘圣徒遗物’ 。起初出卖所谓‘圣徒’的沾血的衣服，还有据称

沾过圣徒血的海绵出卖，以后又出卖所谓 圣 徒的骨骸、头发之类。” ④每一件圣徒遗物的赎罪功

能均由教会确定，它们所具有的赎罪 年限从几十年到数百年不等，售价也各不相同。到中世纪后期，

出售具有赎罪功效的圣徒 遗物的活动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其数量之多和品种之杂也达到了荒谬绝伦的

程度。据说萨克 森选侯 腓特烈拥有5000件圣徒遗物，足够50万年赎罪之用。迈因兹大主教宣称自己



拥有42具圣徒的 整尸体和9000件圣徒遗物，在这些圣徒遗物中，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流下的汗

珠、童贞 女玛利亚哺乳耶稣 的奶汁、耶稣睡过的稻草、耶稣进耶路撒冷时骑过的驴子的驴腿、最后

晚餐的餐桌木板，以 及上帝创造亚当时用剩的泥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马苏奇奥在揭露方济

各会修道僧 的欺 诈丑行时指出：“他们欺骗、偷盗和私通，而当他们用尽一切手段之后，他们装成

圣徒假造 奇迹，这一个拿出了圣维桑的袈裟，另一个拿出了圣伯尔纳丁的手迹，第三个拿出了圣卡比 

斯特朗诺的驴缰绳。” ⑤总之，各种千奇百怪、荒唐至极的圣徒遗物充斥着整个基督教社 会。只要

神职人员愿意，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指定为圣徒遗物，而它们的实际功能无非是从受 罪孽意识折磨的平

信徒手中骗取钱财而已。  

与出售圣徒遗物相应的是推销赎罪券的活动。13世纪英国神学家、方济各会修士亚历山大提 出了“善

功圣库”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基督的一滴血就足以救赎全人类的罪孽，而其他的 基 督教圣徒也以

自己的殉道业绩创造了远超过救赎他们本人灵魂所需的额外善功。基督剩余的 血和圣徒们超额的善功

由教会掌握，每一个有罪的基督徒都可以用钱向教会 购买圣徒剩余的善功，来弥补自己善功的不足，

使灵魂免受地狱或炼狱之苦。托马斯·阿奎 那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认为赎罪券的效用不仅限于生

前赎罪，而且也可以为那些正在地 狱和炼狱中受苦的灵魂代赎罪愆。赎罪券是教会公开发行的一种专

门证书，它的价值依所赎 罪过的性质和轻重程度而不同，它表明神恩如同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教

皇约翰二十二世 (1316—1334年)最先制定了各种罪行赎买的价目表，后来又经他的后继者们修订完善

在14 世纪以后的西欧社会中广泛流行。1476年教皇西克斯四世的上谕宣称，赎罪券将为死者颁发 大

赦 。有人曾问英诺森八世的枢机主教，为什么犯罪的人不受到上帝的惩戒?这个主教大人直言 不讳地

回答道：“上帝不愿罪人死去，宁愿让他们活着出钱。”到了16世纪，多米尼克修 道僧台彻尔在德国

境内兜售赎罪券时竟然像推销伪劣商品的奸商一样厚颜无耻地吹嘘：“当 投入钱箱里的银币发出响声

的时侯，炼狱中的灵魂便升入天堂。”这次卑劣的兜销活动成为 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运动

的导火索。  

霍尔巴赫在《袖珍神学》中以尖刻的笔调对赎罪券作了注释：“这是教皇和主教为了某种奖 赏而发的

作恶许可证。由于赦免，不许可的和犯罪的行为就成了合法的，甚至是值得表彰 的，因为赦罪费充实

了天父和他的钱柜。” ⑥海涅则更加形象地讽刺道：  

这是教会对肉欲作出一些让步的聪明制度，虽然永远采取下列形式， 即 对任何肉欲行为都要盖上谴

责的烙印，同时给精神保留了嘲讽的特权。你尽可倾听内心缠绵 悱恻的爱情，拥抱一个漂亮的姑娘，

但你必须承认那是一种可耻的罪恶，而且你还必须为这 种罪恶赎罪。这种通过金钱来实现的赎罪，对

人类是一次善举，对教会是一笔收入。这就是 说，教会让人支付一笔罚款来换取各种肉体的享乐，所



有的罪都有一个赎价，从此便出现了 一批神职商贩，这些人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到各地兜售不同金额的

赎罪券 ⑦。  

在灵魂与肉体所进行的这种交易活动中，教会成为发放精神债券的大银行家，信徒则成为精 神债券的

认购人。只要购足了赎罪券，生前可以姿意放纵，死后灵魂也可以顺利地进入天国 。赎 罪由个人内

心的良知发现和道德自觉变成了外在的买卖关系。从发自良心的自我折磨和公开 忏悔 ，到形式化的

朝拜圣墓、捐赠财产和购买圣徒遗物，再到买卖赎罪券的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 系，赎罪方式的变化意

味着基督教道德的日益沦丧和虚伪化。在这些荒唐离奇的赎罪方式中 ， 基督教的原道德精神遭到了

最粗暴的玷污。金钱成为灵魂进天国的通行证，上帝成为见利 忘 义的夏洛克，教会则通过出售赎罪

券和其他替代性的赎罪手段而成为中世纪最大的财主。另 一方面，信徒们在付足了灵魂进入天国的入

场费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犯罪，从而导致了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道德状况的普遍堕落。  

二  

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另一种替代性赎罪方式是参加十字军远征。霍乐巴赫认为十字军远征是罗 马教会有

目的地组织的一场祸水东引运动，它“是根据教皇的命令组织的神圣远征，其目的 是把欧洲从大量的

虔信坏蛋手中解放出来，这些坏蛋为了获得上天对他们在本国所犯罪行的 宽恕，便不顾一切地走到 

异邦去犯新的罪行。” ⑧十字军运动之所以能够煽动起基督教世界的高涨的热情，一个重 要的原因

在于：它是一条便宜而简捷的赎罪途径，这条途径对于那些无钱购买天国入场券的 贫穷基督徒来说，

尤其富有感召力。  

耶稣蒙难和复活之地耶路撒冷在西方基督徒心中一直是一个光辉的圣地，由于朝觐圣地被教 会确认为

赎罪方式之一，所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圣寝的西方基督徒络绎不绝。但是自从1071 年耶路 撒冷落入

凶悍的塞尔柱突厥人之手以后，西方基督徒的朝圣活动不得不中止，圣地也遭到穆 斯林异教徒的破坏

和亵渎。格利哥里七世在位时(1073—1085年)就曾经策划组织十字军东征 之事，但该计划由于格利哥

里七世和德国皇帝享利四世的主教叙任权之争而搁置，直到乌尔 班二世任教皇时才开始付诸实施。

1095年，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东部克勒芒宗教大会上的演说 词成为十字军远征运动的总动员令，在这篇

著名的演说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教皇对十字军参 加者的赎罪承诺：  

我现在恳求你们，勖勉你们；不，不是我，乃是主在恳求，主在勖勉； 我只是作为基督的使者向你们

勖勉，督促一切等级的人，骑士、步兵、富人、穷人，都必须 迅 速起来，及时地给予基督教徒以援

救，将这个邪恶的种族(指塞尔柱突厥人)从我们兄弟的土 地(指东罗马帝国)上消灭干净!应当知道，

虽然是我在这里向你们这些与会的人呼吁，也向 那些缺席的人号召，但下令的却是基督。凡动身前往

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或海上— —或者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



一顷间获得赦免。上帝授权给 我，让我把这个赎罪的权利赐给一切参加的人 ⑨。  

这样一来，参加十字军的人就得到了双重好处，一方面他们在国内的前愆可以不花一分钱而 赎 清；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继续到异邦去胡作非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法律和道德的责任，而且 还可以在对异

教徒进行劫掠的同时完成对上帝的最大的善功。因此，十字军运动虽然是由有 权势的教会领袖和世俗

国王出面组织的，但是穷人、流浪汉、囚犯等下层民众却构成了十字 军的主力。这些一贫如洗的穷汉

和     罪恶深重的囚徒，因其所处的绝望处境，故而对于可获得 双重利益的十字军运动寄托了热烈

的希望。他们怀着一颗对上帝的悔罪之心去进行“显主荣 耀”的屠杀和掠夺，把最深沉的谦卑忏悔与

最凶残的血腥暴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耶路 撒冷惨遭屠杀的居民犹在鲜血淋漓之中，那些基督徒却

已屈身稽颡于‘救世主’之坟前， 向他做热诚的祈祷了。” B10  

十字军运动既表现了基督教徒的宗教热忱，也表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贪婪残忍，它是一场在 虔诚的悔

罪动机驱使下进行的惊世骇俗的犯罪活动。它将基督徒心中的一切虔诚信念和卑劣 欲望都纠合在一

起，使之在耶稣殉难的圣地面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这是罗马教会在冠 冕堂皇的旗帜下引导的一

场祸水东移运动，由于教会的怂恿和承诺，最不道德的行为获得了 道德的名义。  

密室忏悔、出售圣徒遗物、兜销赎罪券以及十字军东征等实践活动充分表明了基督教道德的 沦 丧和

蜕化。内在的动机论道德观转化为外在的效果论道德观，虔诚的信仰、爱和深沉的负罪 意识都淹没在

种种替代性和形式化的虚假赎罪手段中。黑格尔尖锐地指出：“罪恶应该消除 ，而消除罪恶也必须通

过外在的方式：通过赎罪、绝食、责罚、参加十字军、朝拜圣地等等 方式。这乃是认识和意志在最高

事物方面以及在最琐屑的行为上的一种失掉自我、非精神性 和缺乏性灵的情况。” B11  

三  

在基督教道德的蜕化过程中，教会和修道院分别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前者由于与世俗社 会紧密联

系在一起，就难免不在“一个软弱和堕落的人类中”受到种种恶习和腐败的污染。 而且由于神职人员

具有：上帝的代理人”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一切罪恶都获得了冠冕堂皇的 借口，从而由怯生生地做贼

走向了赤裸裸地犯罪。后者则力图保持一种出于淤泥而不染的“ 清流”形象，通过各种矫枉过正的偏

激行为来维护摇摇欲坠的道德堤防。然而这种螳臂挡车 之举并不能改变基督教道德蜕变的大趋势，因

此在修道运动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许多 修道士在腐败性和虚伪性方面比教会神职人员更有过之

而无不及。  

1.在教会方面，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主要表现在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蓄妾两个方面。教皇 由于具有全

教会的圣职卖主这种身份(在11世纪以前这种特权由教皇和国王共同分享)，所以 成为最大的财主。其

他神职人员则一手从教皇那里买到较高级的圣职，一手卖出自己辖内的 较低级神职。这种买卖关系层



层相袭，低级的神职人员则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向平信徒搜刮 勒索。总之，“当一个买到了高级圣职

以后，他自然要急于收回为此付出的代价，于是这人 对属世事物的关心势将超过他对精神事物方面的

关心。” B12 神职人员的蓄妾现象也 是 中世纪教会的一大弊端，这种现象表现了教会神职人员

的道德虚伪性：他们一方面依然保持 着“独身”的美名，另一方面却可以尽情地享受男女之娱。有些

神职人员甚至沉浸在爱河中 不能自拔，最终竟弃圣职于不顾。11世纪的教皇本尼狄克九世为了结婚而

决心辞去教皇职位 ， 此举类似于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情形。所不同的

是，精明的本 尼狄克没有白白地辞去教皇职位，而是把这一职位卖给了继任的格利哥里六世，从而一

举两 得，既得到美人，又赚了钱财。  

11世纪的一些教皇，如利奥九世和格利哥里七世等人，都曾试图在教会范围内发起一场道德 纯洁化运

动，“这场运动主要是为了在教会的神职人员中掀起改革的浪潮，尤其是为了洗涮 买卖神职和与异性

同居所犯下的亵渎罪。” B13 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表面性 的 成效，但是一旦那些改革

派教皇死去后，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蓄妾的现象又开始复苏，而且 愈演愈烈。事实上，贪图钱财和迷

恋女色这两种人性的弱点，如果不是像早期圣徒那样凭着 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来自觉地抵

御，任何外在的禁令都是难以将其根除的。教会的 堕落是教会理想与人性弱点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的

悲剧性结局。教会的理想过于崇高，过于 圣洁，而准备实现这些理想的人却是血肉之躯，无法逃避人

性弱点的影响。教会的崇高理想 与人性中的卑鄙欲望之间的反映越是强烈，这种二元对立越是尖锐，

神职人员在虚伪和堕落 的路上就走得越远。乃至于到了阿维农教廷时期，教会成了一个公开买卖圣职

的自由市场， 各种实缺和候补的圣职均可标价出售，教皇则巧立名目收取种种“任命费”、“授牧杖

费” 、“初熟之果”、施恩赦罪的“特别费”以及“十字军什一税”等等。各教区主教和神父也 挖

空心思去榨取各种弥撒费、赦罪费、殡葬费。稍晚一些时候，教皇、主教和大小神父们又 都争先恐后

地投入到兜售销赎罪券的活动中。在蓄妾方面，也由偷鸡摸狗的苟且之欢走向肆 无 忌惮的放纵淫

乱，许多神职人员的私生子由于教皇和主教“施恩”而获得合法权利，并且子 继父业，成为引导有罪

灵魂皈心向主的新一代神父。15世纪末叶的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萨伏那 洛拉在揭露教皇和主教们的虚伪

时指出，仅在罗马城中就有1.1万名妓女，腐败已经发展到 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罗马，一切都是

为了钱，每一个职位，甚至基督的血，也可以卖钱 !”基督教会这个理论上最圣洁的灵魂拯救所实际

上已成为人世间最肮脏腐臭的地方，因此 彼特拉克轻蔑地将罗马教会斥之为“全世界的臭水沟”。  

2.在修道运动方面，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股潮流：一部分坚持禁欲主义生活态度的修道士 ，尤其是那

些对人类的感性之娱充满了病态的仇恨的托钵僧们(方济各会修道僧和多明我会 修道僧)，以衣不遮

体，跣足垢面的乖戾方式来标榜贫穷和贞洁，刻意摧残一切美好的人性 之花，其结果导致了中世纪最



残暴野蛮的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法庭的出现；另一方面，修道院 中的大多数僧侣们则从最初的禁欲主义

走向了恣肆妄为的纵欲主义，而且由于这种纵欲主义 采取了一种道貌岸然的虚伪形式，所以愈益令人

作呕。当托钵僧们以乞食宣道的方式把禁欲 主义的理想向着野蛮和变态的极端推时，修道院却成为藏

污纳垢的罪恶渊薮，在堕落的道路 上甚至比世俗教会走得更远。到了中世纪后期，修道院不仅成为拥

有大量田产的庄园主，而 且也成为神职人员寻欢作乐的淫乱之窝。14世纪开始的英法百年战争和遍及

欧洲的黑死病使 大 量人丧生，许多失去依靠的妇女迫于穷困到修道院当修女，结果，女修道院就成

为神职人员 的半公开的妓院，各种伤风败俗之事层出不穷。1512年，方济各会修道僧多玛·慕纳在讲

道 中揭露，在女修道院中，孩子生得最多的修女就当上了院长。马苏奇奥披露了修女与修士正 式结

婚和秘密私通的情况，他这样写到：  

我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在场，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那些修女们以后生 出了漂亮的小修士，或者用其

他方法防止产生这种结果。如果任何人斥责我说谎，那就请他 好好地去搜索一下修女院，他将在那里

找到和在希律王时代的伯利恒一样多的小尸体  B14 。  

至此，修道运动发生了无法愈合的分裂——一边是苦修苦行、灭绝人性的托钵僧团，另一边 是 恣意

妄为、极尽人欲的修道院。“一边到了最严酷的束缚，另一边到了最不道德的放纵过度 ——每一种感

情都是放任到了野蛮的极度。” B15  

早期基督教徒奉行的禁欲主义，其真实含义在于排除内心杂念，纯洁灵魂，讲究善良动机， 它并不过

分拘泥于外在行为，因此它毋宁叫做合理的节欲主义。但是在后来兴起的修道运动 中，禁欲主义的侧

重点不再是人的内心纯洁，而转向人的外在苦行。独身、贫穷和进行各种 残酷 的肉体折磨成为善的

标志和形式。从早期基督教徒自觉的“合理的节欲主义”到后来变态的 禁欲主义和修道运动的发展过

程，表现了基督教道德面对教俗世界的普遍堕落而采取的一 种消极应战姿态，这是道德在普遍的邪恶

氛围中的垂死挣扎，是一种有气无力的自救企 图。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连这种自救企图也开始变得

虚伪，从而使修道运动和禁欲主义也 如同基督徒的赎罪方式一样走向形式化和外在化。在伪善的道德

旗帜下，人性中的邪恶方面 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由于基督教道德理想与教会人士实践行为之间的巨

大反差，再加上连 年不断的战争、瘟疫和饥荒，整个基督教社会都陷入了世界末日将临的恐慌和自暴

自弃的绝 望之中，这种绝望心理反过来又促进了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腐败。黑格尔写道：  

基督教世界里可说是被一种恶的良心煽动着。到了十一世纪，全欧洲 一般人都抱着最后的末日裁判将

至的恐惧，并且相信世界将迅速殁落。灵魂的沉沦逼着人们 去做最不合理的事情。有些人把全部家私

赠给教会，而终其生于长期的苦行之中；大多数 人 则把所有产业挥霍于纵欲之中。只有教会以幻觉

惑人，收受各种赠遗而日臻富裕。——约当 此时，又有可怕的饥馑发生，死者无算，人肉公然出售于



市场。在这种情形下，不法横行， 兽欲放纵，野蛮残暴，奸刁诈欺，竟是当时道德人心的特征。其间

位居基督教世界中枢的意 大利尤其惹人反感。任何美德均非当时人所能有；结果，德之一字也失却了

它正当的 意义：它通常只指暴虐和压迫，有时竟指奸淫大恶。这种腐败局面，在俗世人民固然，在教 

会人员亦莫不然 B16 。  

到了中世纪后期，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陷入了一种自我撕裂的内在痛苦之中：一方面是教皇、 主教和神

父们的恣睢放纵和声色犬马，另一方面是修道士们的兽性的残忍和对世间一切美 好 事物的变态的仇

恨。一方疯狂地想要穷尽人世的一切情欲和享受，领略人欲横流的极乐；另 一方则同样疯狂地想要摒

绝人世的一切情感和幸福，实现非人的禁欲理想。当脑满肠肥的罗 马教皇和主教们把天主教会变成

“淫乱的巴比伦”时，面色阴沉的修道僧们则把宗教裁判所 变成了燃烧着硫磺之火的可怖地狱。双方

尽管在表现形式上相互对立，但是在背离基督教的 唯灵主义精神与和平主义理想的道路上却走得同样

远。而且双方都戴着同一幅道貌岸然的面 具，举着同一具拯救灵魂的苦难十字架，在背地里还不时地

相互反串角色。因此，二者实际 上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谱写了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伪善奏鸣

曲。罗马教会的道德实 践表明它已经极大地背离了基督教的精神宗旨，它在表面上一本正经地把自己

标榜为“天国 的阶梯”，实际上却把基督徒引向了地狱的深渊。  

基督教道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虚伪的东西，再也不能有效地约束信徒们的道德实践，罗马天 主教会的

教皇、主教、神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已经彻底背离了他们挽救世人灵魂的神圣天职 ， 越来越深地涉

足于种种卑鄙龌龊的世俗交易中。因此，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 了深重的自我异化危机

之中——它的实践活动已经完全与它的精神原则相分裂和相对立。这 种深重的文化危机只有通过一场

彻底的变革活动才能真正克服，这场变革活动就是由马丁· 路德等人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责任编

辑：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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